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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貨
膨
脹
，
百
物
加
價
無
可
厚
非
，
最

令
人
抵
受
不
住
的
，
是
食
肆
和
商
品
加
了

價
，
還
視
消
費
者
為
羊
牯
，
明
中
暗
中
減

了
料
。

食
肆
往
日
桌
面
酸
薑
花
生
蘿
蔔
之
類
小

碟
不
收
錢
，
現
在
未
經
你
點
單
也
自
動
入
賬
三

幾
十
；
牛
肉
漲
價
，
牛
肉
粥
加
價
十
分
合
理
，

但
沒
理
由
這
牛
失
了
蹤
，
肉
片
變
了
肉
糜
；
蝦

餃
燒
買
縮
細
事
小
，
往
日
四
粒
今
日
三
粒
，
業

主
無
良
，
做
不
成
業
主
的
店
主
也
無
良
。

帶
汁
之
類
罐
頭
都
是
水
多
料
少
，
沙
甸
魚
一

向
以
魚
疊
魚
著
名
，
遇
上
巴
士
客
多
，
人
群
擁

擠
場
合
，
慣
以
﹁
沙
甸
魚
﹂
形
容
，
可
是
今
日

那
個
老
牌
沙
甸
魚
，
都
舒
服
得
可
以
在
茄
汁
中

暢
泳
；
豆
豉
鯪
魚
少
見
肥
美
，
都
做
過sit

up

瘦

身
才
入
罐
；
還
有
鮑
魚
吃
出
螺
味
，
﹁
鮑
汁
螺

粒
﹂
吃
出
蠔
汁
厚
菰
粒
；
茶
包
兩
個
才
比
得
上

加
價
前
一
個
出
味
；
大
公
司
餅
乾
包
裝
蠱
惑
到

在
鐵
罐
梳
化
紙
內
酣
睡
，
七
彩
鐵
盒
裝
糖
果
未

開
罐
前
大
可
供
作
曼
波
女
郎
樂
器
，
空
空
洞
洞
，
價
錢
還

比
二
十
年
前
貴
一
倍
；
曲
奇
明
知
顧
客
中
最
多
超
磅
美

女
，
少
了
牛
油
，
瘦
兩
個
圈
，
倒
還
算
歪
打
誤
撞
﹁
盜
亦

有
道
﹂，
勉
強
還
可
說
是
一
片
好
心
為
美
女
們
健
康
㠥
想
。

什
麼
牙
膏
型
及
其
他
乳
酪
型
產
品
，
今
次
買
來
總
比
上

一
次
稀
釋
，
七
十
二
行
廠
商
們
可
真
都
有
默
契
，
前
所
未

有
大
團
結
，
一
味
大
賣
廣
告
重
金
請
代
言
人
吹
牛
說
謊
，

都
已
無
心
製
好
產
品
，
無
視
消
費
者
真
正
權
益
。
牌
大
欺

客
、
店
大
欺
客
現
象
已
漸
廣
泛
，
有
個
在
廣
告
行
業
工
作

過
一
段
日
子
的
八
零
後
，
宴
會
上
便
曾
對
她
同
輩
和
入
世

未
深
，
迷
戀
名
牌
的
九
零
後
弟
妹
說
，
她
自
己
從
來
不
買

名
牌
，
原
因
可
思
過
半
，
還
不
必
看
某
退
休
資
深
廣
告
人

的
﹁
懺
悔
錄
﹂。

難
怪
近
來
不
知
名
的
﹁
良
心
食
肆
﹂，
特
別
令
人
感
到
親

切
；
某
地
區
中
某
些
看
似
家
庭
經
營
的
雜
貨
店
，
貨
品
售

價
合
理
，
跟
連
鎖
店
對
照
後
，
漸
漸
已
引
起
家
庭
主
婦
注

意
和
信
任
，
這
是
應
該
值
得
重
視
和
鼓
勵
的
營
商
正
能

量
，
尤
其
是
對
那
些
基
層
顧
客
，
白
米
可
以
論
斤
購
買
，

也
方
便
不
常
煮
飯
的O

L

女
士
和
單
身
一
族
。

百
家
廊
朵
　
拉

加中帶減壞風氣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陪
伴
了
我
八
年
的
龜
龜
走
了
，
到
了
彩
虹
橋
。

大
概
一
周
前
發
覺
她
沒
胃
口
、
精
神
變
差
，
於
是

帶
她
去
看
醫
生
，
替
她
驗
血
、
照
X
光
，
化
驗
結

果
顯
示
她
的
情
況
頗
差
，
醫
生
建
議
打
針
送
她
離

開
，
我
不
肯
，
堅
持
帶
她
回
家
。
我
到
水
族
店
為

她
添
置
一
些
暖
管
，
希
望
為
她
作
最
後
努
力
。
老
闆
得

知
我
養
的
原
來
只
是
一
隻
紅
耳
龜
，
即
是
大
家
熟
悉
的

巴
西
龜
，
覺
得
巴
西
龜
不
值
錢
，
根
本
不
應
該
花
錢
去

看
大
夫
，
死
了
便
算
，
要
是
換
上
價
值
十
多
萬
的
金
錢

龜
，
才
有
理
由
去
花
錢
醫
治
。
這
事
令
我
想
起
了
關
淑

怡
的
兩
句
歌
詞
：
成
就
是
否
可
把
你
定
等
級
，
名
利
是

否
可
把
你
定
貴
賤
？

不
錯
，
在
街
邊
金
魚
檔
，
一
般
巴
西
龜
只
值
十
多
廿

元
，
而
看
獸
醫
，
替
動
物
驗
血
、
照
X
光
，
動
輒
得
花

上
千
元
以
上
，
計
起
來
極
不
划
算
。
把
龜
龜
帶
回
家
之

後
，
每
天
還
要
三
次
為
她
浸
電
解
水
，
補
充
養
分
，
還

要
給
她
餵
糧
、
餵
藥
，
所
消
耗
的
時
間
、
心
力
可
不

少
。龜

龜
雖
然
不
能
好
像
我
家
貓
咪
一
樣
跟
我
這
樣
親

密
，
龜
龜
不
會
嗲
我
，
不
會
親
我
，
也
不
會
主
動
坐
到

我
的
大
腿
上
，
更
加
不
能
每
晚
睡
在
我
的
枕
邊
，
可
是
龜
龜
也
同

樣
有
靈
性
，
有
其
獨
特
可
愛
之
處
。
有
時
候
，
當
我
走
近
水
族
缸

時
，
她
會
主
動
行
近
我
，
每
次
當
我
忙
於
餵
貓
咪
的
時
候
，
龜
龜

總
會
爬
在
缸
邊
，
撞
擊
水
族
缸
發
出
聲
響
，
提
醒
我
還
沒
有
餵

她
。這

八
年
內
，
她
伴
隨
㠥
我
搬
家
，
見
證
㠥
家
裡
的
貓
從
一
隻
變

成
兩
隻
，
又
變
回
一
隻
，
繼
而
增
至
四
隻
，
我
大
部
分
的
好
朋
友

都
到
訪
過
我
家
，
跟
龜
龜
見
過
面
，
她
亦
見
證
了
我
轉
換
工
作
環

境
，
見
證
了
我
多
年
來
的
喜
怒
哀
樂
。
這
份
感
情
，
怎
可
能
單
以

其
品
種
、
身
價
來
釐
定
她
的
價
值
。
雖
然
最
後
都
無
法
救
回
龜

龜
，
但
能
夠
為
她
付
出
，
依
然
覺
得
值
得
，
因
為
她
在
我
心
目
中

是
有
分
量
的
。

同
樣
地
，
是
否
應
該
繼
續
留
在
香
港
電
視
，
又
該
基
於
甚
麼
價

值
來
釐
定
呢
？
基
於
它
最
終
能
獲
得
政
府
發
出
的
免
費
牌
照
？
基

於
高
薪
挽
留
？
可
惜
，
這
一
切
都
欠
奉
，
不
過
，
最
終
大
部
分
同

事
都
願
意
繼
續
留
下
來
。

每
人
的
價
值
觀
不
相
同
，
所
考
慮
的
因
素
或
許
也
有
不
同
。
這

兩
年
來
，
身
邊
的
親
友
都
不
停
的
詢
問
，
究
竟
甚
麼
時
候
政
府
才

會
發
牌
照
，
也
有
朋
友
擔
心
公
司
會
否
減
產
，
又
擔
心
我
是
否
有

糧
出
？
今
年
年
頭
就
有
無
㡊
高
層
主
動
聯
絡
我
們
，
邀
請
我
們
回

巢
，
並
強
調
公
司
許
多
舊
有
制
度
已
作
出
改
善
，
只
要
我
們
願
意

回
歸
，
甚
麼
條
件
也
可
以
商
量
。
有
朋
友
勸
我
要
認
真
考
慮
，
若

然
政
府
最
終
不
發
牌
，
我
該
為
自
己
打
算
一
下
。

若
根
據
現
實
條
件
去
衡
量
，
回
歸
可
以
換
來
更
高
的
薪
金
、
更

安
穩
的
工
作
條
件
，
本
是
十
分
划
算
的
，
但
是
否
眼
見
發
牌
的
日

子
遙
遙
無
期
，
我
們
就
要
把
原
先
過
檔
時
所
追
求
的
高
質
素
節

目
、
渴
望
改
變
電
視
台
壟
斷
局
面
的
索
求
全
都
放
棄
呢
？

決
定
留
下
來
是
出
於
我
們
有
同
一
價
值
觀
，
有
同
一
理
念
，
追

逐
㠥
同
一
個
夢
想
，
不
論
免
費
電
視
牌
照
最
終
要
到
甚
麼
時
候
才

會
發
放
，
即
使
發
了
牌
之
後
，
我
們
未
必
就
能
一
下
子
改
變
觀
眾

看
電
視
的
習
慣
，
又
或
許
觀
眾
未
必
一
定
會
喜
歡
我
們
的
節
目
，

但
只
要
我
們
努
力
過
，
我
們
奮
鬥
過
，
這
就
是
值
得
。

值 得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演
藝
學
院
一
位
學
粵
劇
的
﹁
男
花

旦
﹂
亮
相
獻
藝
，
引
起
頗
大
哄
動
。

的
確
近
半
世
紀
以
來
粵
劇
之
﹁
男
旦
﹂

已
經
絕
跡
，
在
廣
東
人
記
憶
中
最
有

印
象
的
應
是
陳
寶
珠
之
養
父
陳
非

儂
，
但
也
是
只
知
其
人
看
過
其
易
弁
而
釵

之
演
藝
者
甚
少
。
粵
劇
界
再
早
之
﹁
男
花

旦
﹂，
阿
杜
記
憶
中
尚
有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仍
活
躍
過
一
時
的
李
自
由
、
袁
仕
驤
和
上

海
妹
，
此
外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有
兩
個
男

旦
亦
十
分
有
名
，
如
武
功
高
強
的
千
里
駒

和
肖
麗
章
，
兩
人
根
本
原
是
男
性
，
亦
為

粵
劇
﹁
精
武
會
﹂
之
會
員
，
所
以
演
出
刀

馬
旦
之
武
戲
非
常
人
能
及
。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後
粵
劇
班
可
以
男
女
性
混
合
演
出
，

﹁
男
花
旦
﹂
便
漸
次
絕
跡
了
，
反
而
京
劇
的
著
名
男
花

旦
梅
蘭
芳
父
子
一
家
，
另
外
程
硯
秋
等
近
至
民
國
廿
年

才
漸
漸
收
山
，
比
粵
劇
之
﹁
男
旦
﹂
有
更
長
壽
命
。

今
時
今
日
之
﹁
男
花
旦
﹂
唱
唸
皆
十
分
女
性
化
，
但

武
功
則
不
行
，
因
學
武
要
由
年
紀
幼
小
時
苦
練
而
來
，

半
途
出
家
之
男
花
旦
交
不
出
此
等
艱
辛
的
工
架
功
課

了
，
粵
劇
界
更
早
之
男
旦
可
追
溯
至
太
平
天
國
反
清
失

敗
後
，
部
分
武
林
弟
子
躲
在
粵
劇
班
中
隱
身
避
禍
，
第

一
批
著
名
男
旦
便
有
﹁
敗
家
仔
﹂
之
刀
馬
旦
師
傅
黃
華

寶
︵
電
影
由
林
正
英
出
演
︶，
黃
華
寶
是
少
林
弟
子
，

他
傳
武
功
給
佛
山
梁
贊
師
傅
，
梁
贊
再
廣
收
門
徒
，
有

陳
華
順
︵
綽
號
找
錢
華
，
葉
問
之
師
︶
及
賣
魚
燦
、
林

世
榮
、
凌
雲
楷
等
人
，
便
是
發
展
為
龐
大
詠
春
派
之
前

身
，
葉
問
退
隱
香
港
收
門
徒
招
允
、
李
小
龍
等
等
，
進

展
至
後
代
，
但
卻
再
沒
有
人
依
靠
粵
劇
班
中
隱
瞞
身
份

了
。白

雪
仙
、
任
劍
輝
之
門
徒
待
雛
鳳
鳴
成
名
後
，
粵
劇

多
了
不
少
女
扮
男
裝
之
女
小
生
，
如
蓋
鳴
暉
、
陳
劍
聲

等
都
出
了
大
名
，
可
惜
畢
竟
是
女
兒
身
，
中
國
武
功
薄

弱
，
能
唱
能
演
，
打
卻
不
﹁
耍
家
﹂
不
出
色
，
技
藝
並

不
全
面
，
老
一
輩
男
旦
肖
麗
章
演
︽
劉
金
定
斬
四

門
︾，
東
南
西
北
四
度
門
樓
打
足
一
晚
，
如
今
再
沒
人

能
擔
此
角
色
了
，
當
年
任
劍
輝
之
高
足
孟
劍
奎
、
朱
劍

丹
、
關
雪
麗
等
全
都
是
能
文
不
能
武
，
粵
劇
行
內
人
說

﹁
都
是
跛
腳
鴨
﹂。

男花旦
阿　杜

杜亦
有道

格
拉
納
達
︵G

ranada

︶
是
夢
寐
以
求
的
旅
遊
目
的

地
，
它
地
處
西
班
牙
南
部
，
而
且
交
通
網
絡
遠
較
其
他

城
市
落
後
，
若
非
由
塞
維
利
亞
出
發
，
環
遊
安
達
魯
西

亞
，
恐
怕
不
知
何
時
才
能
踏
足
這
個
歷
史
文
化
古
城
。

格
拉
納
達
是
格
拉
納
達
省
首
府
，
也
是
歷
史
上
的
政

治
和
文
化
中
心
。
由
高
處
往
下
俯
瞰
城
區
，
阿
爾
罕
布
拉
宮

︵L
a
A
lh
am

bra
y
E
l
G
en
eralife

︶
和
阿
爾
拜
辛
住
宅
區

︵A
lbaicin

︶
座
落
在
兩
個
相
鄰
的
小
山
上
，
保
持
㠥
古
中
世
紀

的
模
式
。

阿
爾
罕
布
拉
宮
和
它
東
面
美
麗
動
人
的
軒
內
洛
尼
非
庭
園

︵Jardin
de
G
eneralife)

，
是
歷
代
統
治
者
的
莊
園
行
宮
。
阿
爾

拜
辛
住
宅
區
則
保
留
㠥
蘊
含
摩
爾
人
建
築
風
格
和
安
達
魯
西

亞
建
築
風
格
的
混
合
建
築
群
，
因
其
文
化
豐
富
多
元
與
建
築

風
格
特
殊
，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於
一
九
九
四
年
將
此
一
卓

越
的
阿
拉
伯
宮
殿
建
築
群
，
列
入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名
錄
。

有
人
說
，
﹁
沒
有
去
過
阿
爾
罕
布
拉
宮
就
等
於
沒
去
過
西

班
牙
！
﹂
沒
去
過
阿
爾
罕
布
拉
宮
的
很
多
人
，
不
明
白
這
句

話
為
什
麼
說
得
那
麼
誇
張
，
待
親
身
去
過
阿
爾
罕
布
拉
宮

後
，
才
能
深
知
這
句
話
其
中
的
道
理
。
阿
爾
罕
布
拉
宮
絕
對

有
令
人
震
撼
的
美
麗
！

格
拉
納
達
被
稱
作
摩
爾
人
在
利
比
里
亞
半
島
最
後
的
天
堂
，
完
全
是
因

為
這
座
宮
殿
。
儘
管
早
已
領
教
過
伊
斯
蘭
建
築
不
計
人
工
的
極
盡
繁
複
奢

華
，
還
是
給
阿
爾
罕
布
拉
宮
嚇
了
一
跳
。

阿
爾
罕
布
拉
宮
正
確
的
位
置
在
格
拉
納
達
市
東
北
部
的
太
陽
山
脊
上
，

牢
固
的
塔
樓
，
結
實
的
大
門
，
既
構
成
了
宮
廷
式
的
庭
院
，
也
是
強
大
的

堡
壘
。
因
為
以
紅
色
沙
巖
建
築
，
阿
爾
罕
布
拉
宮
又
被
稱
為
紅
色
宮
殿
。

紅
宮
依
山
做
基
，
就
巖
起
屋
，
有
凌
空
欲
飛
之
勢
。
殿
宇
亭
閣
鱗
次
櫛

比
，
各
有
特
色
。

分
為
皇
宮
、
卡
洛

斯
五
世
宮
殿
、
城

堡
和
花
園
夏
宮
四

部
分
。
摩
爾
人
統

治
了
西
班
牙
八
百

年
，
這
兒
曾
是
他

們
的
最
後
據
點
，

也
留
下
了
他
們
寶

貴
精
緻
的
阿
拉
伯

藝
術
文
化
遺
產
！

令人震撼的美麗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香
港
的
報
紙
，
以
前
有
填
字
遊

戲
，
我
讀
中
學
的
時
候
，
也
時
常

依
照
圖
格
的
排
列
來
嘗
試
填
寫
，

印
象
中
好
像
未
曾
完
全
填
出
全
部

直
行
和
橫
列
。
香
港
的
報
紙
是
什

麼
時
候
開
始
有
填
字
遊
戲
出
現
的
？

最
近
看
梁
秉
鈞
和
鄭
政
恆
編
輯
的

︽
長
夜
以
後
的
故
事—

力
匡
短
篇
小
說

選
︾，
看
到
裡
面
的
一
篇
名
為
﹁
林
大
衛

先
生
早
起
的
原
因
﹂
的
故
事
，
裡
面
說

到
林
大
衛
先
生
有
一
天
飲
早
茶
時
看

報
，
﹁
忽
然
被
報
上
一
個
角
落
吸
住
了

視
線
，
他
看
到
了
一
個
印
得
有
好
些
黑

黑
白
白
的
方
格
子
的
圖
樣
，
哪
一
個
有

獎
的
填
字
遊
戲
，
全
填
對
了
可
以
得
到

一
個
抽
獎
的
機
會
，
頭
獎
是
一
個
名
廠

的
自
動
手
錶
，
連
末
獎
也
有
一
條
全
鋼

的
錶
帶
。
﹂

小
說
中
又
說
：
﹁
填
字
遊
戲
這
玩
意

的
出
現
在
這
兒
的
報
紙
，
還
不
過
是
這

兩
三
年
來
的
事
，
以
前
只
是
在
洋
文
紙

上
才
有
的
。
﹂

力
匡
的
小
說
反
映
的
是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
可
見
香
港
報
紙
出
現
中
文
的
填
字
遊
戲
，
是

那
個
時
候
的
事
，
而
英
文
填
字
遊
戲
則
早
就
有

了
。
出
現
得
早
的
英
文
填
字
遊
戲
，
到
如
今
的
洋

文
報
紙
還
有
不
少
，
但
出
現
得
較
晚
的
中
文
填
字

遊
戲
，
現
在
反
而
消
失
不
見
了
。
原
因
是
什
麼
？

自
然
是
香
港
人
的
常
識
愈
來
愈
淺
薄
了
。

林
先
生
在
故
事
中
，
遇
到
﹁
向
晚
意
不
適
﹂
上

一
句
時
，
怎
麼
也
想
不
起
來
，
他
倒
是
記
得
最
後

兩
句
是
﹁
夕
陽
無
限
好
，
只
是
近
黃
昏
﹂。
在
他
後

來
看
到
報
上
刊
出
的
答
案
時
，
他
也
驀
地
記
起
了

﹁
向
晚
意
不
適
﹂
的
下
一
句
是
﹁
驅
車
登
古
原
﹂。

於
是
他
喝
完
早
茶
後
，
便
走
到
書
店
，
去
買
了
一

本
︽
唐
詩
三
百
首
︾，
第
二
天
早
上
，
和
平
時
最
遲

起
床
的
習
慣
不
一
樣
，
在
家
人
還
未
起
床
時
，
他

就
起
來
了
，
而
且
大
聲
朗
讀
﹁
床
前
明
月
光
，
疑

是
地
上
霜⋯

⋯

﹂
家
人
都
被
他
讀
詩
的
聲
音
吵
醒

了
。這

是
填
字
遊
戲
讓
人
自
覺
學
問
少
而
去
買
書
來

讀
，
如
今
填
字
遊
戲
已
然
消
失
，
我
們
又
靠
什
麼

來
驚
覺
自
己
知
識
的
不
足
呢
？

填字遊戲
興　國

隨想
國

天
命
之
年
回
首
望
過
去
，
很
有
一
種

叫
人
咀
嚼
的
味
道
。
久
違
了
，
五
十
歲

的
巫
啟
賢
，
也
把
我
們
帶
回
香
港
歌
壇

最
熱
鬧
的
上
世
紀
八
、
九
十
年
代
。

一
九
九
六
年
在
紅
館
，
二
零
一
三
年

在
會
展
，
十
七
年
的
香
港
，
變
了
多
少
？
從

歌
星
巫
啟
賢
的
頭
髮
就
可
以
看
到
︵
也
可
能

是
故
意
染
白
︶。
對
於
香
港
人
來
說
，
巫
啟
賢

是
屬
於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的
歌
手
，
當
年
的

歌
手
無
論
紅
到
甚
麼
程
度
，
都
有
一
兩
首
屬

於
自
己
的
歌
流
傳
下
來
，
而
他
們
也
往
往
有

較
豐
富
的
人
生
經
歷
，
這
樣
唱
出
來
的
歌
有

感
情
投
入
，
容
易
引
起
聽
眾
的
共
鳴
。

那
個
晚
上
的
會
展
中
心
演
唱
會
名
為
︽
那

些
年
，
我
們
一
起
唱
情
歌
︾，
座
無
虛
席
，
當

中
不
少
是
年
輕
人
。
他
以
一
首
︽
跟
㠥
感
覺

走
︾
拉
開
序
幕
，
再
唱
自
己
的
金
曲
︽
太

傻
︾，
接
㠥
更
演
唱
多
首
別
人
的
情
歌
，
比
如

邰
正
宵
的
︽
九
百
九
十
九
朵
玫
瑰
︾、
張
洪
量

的
︽
特
別
的
愛
給
特
別
的
你
︾
等
。
而
台
下

觀
眾
對
這
些
當
年
風
行
的
歌
也
耳
熟
能
詳
，

就
跟
㠥
歌
詞
唱
起
來
，
也
把
演
唱
會
掀
至
高

潮
。巫

啟
賢
在
台
上
自
我
介
紹
的
一
番
話
很
令
人
產
生
感

想
，
他
說
，
自
己
在
馬
來
西
亞
出
生
，
在
新
加
坡
讀

書
、
起
步
，
再
到
台
灣
、
香
港
發
展
歌
唱
事
業
，
現
在

定
居
北
京
。
很
典
型
的
﹁
邊
緣
人
﹂。

他
十
七
歲
入
行
，
一
九
八
三
年
在
新
加
坡
推
出
第
一

張
唱
片
︽
邂
逅
︾
就
進
入
﹁
新
加
坡
龍
虎
榜
﹂，
至
今
三

十
年
，
人
生
也
有
很
大
的
變
化
。
在
北
京
，
他
不
但
安

了
家
，
更
生
了
兩
個
女
兒
，
名
為
歡
歡
和
樂
樂
，
而
十

三
歲
的
長
女
歡
歡
更
遺
傳
了
他
的
音
樂
細
胞
，
這
次
作

為
特
別
嘉
賓
登
台
，
除
了
展
現
琴
技
外
，
更
和
爸
爸
合

唱
一
首
︽
至
少
還
有
你
︾
的
情
歌
。

正
是
﹁
虎
父
無
犬
女
﹂，
在
父
親
的
庇
佑
下
，
以
吉
他

自
彈
自
唱
英
文
歌
的
歡
歡
毫
無
怯
場
，
表
現
自
然
大

方
，
場
面
溫
馨
。
其
他
幾
位
嘉
賓
如
﹁
草
蜢
﹂
和
曾
志

偉
在
今
天
年
輕
人
看
來
，
算
是
過
氣
人
物
，
但
他
們
那

種
合
作
精
神
卻
令
人
懷
念
那
個
年
代
的
人
情
世
故
。

原
來
，
老
歌
或
﹁
老
﹂
歌
星
演
唱
會
帶
來
的
不
僅
僅

是
一
批
舊
歌
，
還
勾
起
人
們
心
底
裡
的
一
種
情
懷
，
那

是
一
種
互
相
扶
持
、
合
作
諒
解
、
珍
惜
彼
此
的
人
生
態

度
。 老歌寄情懷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每天作畫，繪畫作品裡不曾見蝴蝶。
翻閱香港作家的散文，他記錄一隻迷路的蝴

蝶。住在東區的作家，某日清晨乘搭電車西行，
途經維園附近，突然一隻迷途的蝴蝶闖進來，車
廂裡因此引起一陣喜悅的騷動。因為一隻蝴蝶，
打瞌睡的搭客都打起精神來了。可見得在匆促緊
張的日常生活中，在分秒為生計汲汲營營苦惱的
時候，忽然出現的蝴蝶，叫人們許久都沒有注意
到美麗的暗淡無光的眼睛，再度亮了起來，發現
世間仍有美麗的存在，讓貧瘠日久的心靈倏然搧
過一道絢爛的色彩，那一日，生命的意義稍稍有
了一些不同。
作家沒有在文章裡詳細描繪蝴蝶，或敘述蝴蝶

的過去和未來。那隻在車廂裡的蝴蝶，牠後來跟
㠥電車裡的搭客，在香港西邊的車站下車了嗎？
或者一路繼續跟㠥電車，無需買票又回到維園？
蝴蝶不是文章的重心，牠扮演的不過是某日生活
小片段裡的小角色。
文章裡印象深刻的蝴蝶，收藏在讀者記憶中的

某個角落，不自覺地跟㠥到了香港。從酒店出來
要到銅鑼灣時代廣場，須穿過維多利亞公園。繁
華喧鬧的鋼鐵森林裡，居然遇見這一大片蒼翠碧
綠的茂盛花樹，忍不住驚嘆，寸土是金的香港，
居然為市民在市區中心保留那麼大一塊的㡡蘢綠
地。自從看到「低調的奢華」這字眼，時常在
想，這是什麼形容詞嘛？現在終於明白了，眼前
豁然開朗的寬闊盎然綠意，就叫「低調的奢華」。
公園裡似乎沒有特地來遊園的人，大多是步履

匆促的路過者，縱然缺乏停下腳步來欣賞的眼
睛，自開自落的花兒照樣燦爛綻開滿園。不少工
人在園中忙碌地給大樹和街燈懸掛飾物，傳達出
中秋節即將來臨的訊息。

掏出手機一看，離約會的時間尚早，腳步徐緩
下來。栽花植樹的公園，美艷不可方物，永遠讓
我難以穿越。周邊都是花和樹，那不開花長滿了
鬍子的榕樹、叫不出名字看㠥是棕櫚科的扇形綠
樹、白瓣黃心撲鼻香味俗稱雞蛋花的緬梔子、別
名森林大火又叫火焰花的紅色鳳凰木、心形葉片
花開紫紅的香港市花洋紫荊等等，尤其樹身高大
再加樹頂上盛放㠥鮮花的大樹，具有一種溫柔動
人的細緻卻又雄偉恢宏的氣勢，叫人依戀徘徊捨
不得離開。慢行步道兩邊種了很多在熱帶常見，
我們叫了好幾十年杜鵑花的九重葛。那年在廈門
學習水墨畫時，灑脫落筆的白磊老師，將深淺不
一的紅色，奔放不苟隨意揮灑之後，解說這是廈
門市花三角梅，又名九重葛，方知錯叫數十年。
九重葛花開時密密生長，透明的花瓣極薄，長

相似紙張樣的花，馬來文直截了當就叫它紙花。
熱帶地區的紙花外形似紙，卻很強勢，開花時，
葉子全被驅逐落地，餘一樹薄如蟬翼卻璀璨爛漫
的花兒在譁眾取寵，因為輕且薄，風一吹它便絮
絮地喚人注意它恣情盛放的以多取勝的姿態，絲
毫不羞不怯不低調。維園的九重葛在鮮花繁茂綻
開時，青翠綠葉照舊掛滿一樹，佇足相望，竟然
有真正的蝴蝶也被吸引到花葉之間翩翩起舞。
「我在香港遇到蝴蝶。」回來以後跟朋友說起這
事。
每年到香港購物的朋友大笑。「聽說，有人把

蝴蝶的飛翔喻為啟動了想像的翅膀。」
也許她以為我開始在幻想，甚至做夢了？
那已經是多年以前，第二次到香港的往事。
後來在中環的一家會所和友人午茶後上太平

山，車子在山路蜿蜒前進，開車的友人邊說㠥香
港文人擁有山頂豪宅的故事。當年文人致富的傳

說比較少，因而好奇地思忖究竟是商業城市讓作
家足以過豪華生活，或作家本人需得長袖善舞？
泊車下來，環㠥山頂徐徐慢行，㡡鬱的林子裡不
知名的鳥兒啁啾鳴囀，青碧的山腳下流麗的燈光
你爭我逐，雖然美麗，也是尋常風景，意外的是
遇到山徑兩邊，數隻結伴出來看夕陽的蝴蝶。
輕盈自在翩躚飛舞色彩斑斕的蝴蝶，忽上忽下

叫人眼花繚亂。我駐足，印證自己沒有看錯。香
港真的有蝴蝶呀！可是，每一年過來為辦年貨買
新衣逛街購物，只在商場和購物中心裡追蹤流行
時髦名牌的朋友一定不會相信。
這一次回來以後，相聚喝茶時她還略帶嘲弄地

問怎麼樣？在香港又遇到蝴蝶了麼？我僅微笑，
什麼也沒說，她相信或不，對我並不重要。
我不喜歡蝴蝶。早年我的水墨畫啟蒙老師教導

畫蝶，微笑告訴學生在花樹間加一兩隻絢爛美艷
的蝴蝶吧，畫面因此引人注目。老師的註解是，
一般人買畫的選擇，多是看㠥色彩繽紛鮮艷耀眼
便叫美麗。
學畫只因藝術之愛，不靠賣畫為生。年輕不懂

事，美名不世故，其實是不懂替他人㠥想，聽老
師所言，不齒為售畫而作畫的
行為，從此把蝴蝶列為拒絕往
來戶。無論水墨或是後期才投
入的油畫和亞克力作品裡，不
曾有蝴蝶的蹤跡。
不必為生活折腰是一種幸

福，因此而輕視無奈的折腰
者，不過是自以為是的自命清
高。許多年後才恍然大悟，絢
麗多彩的蝴蝶並沒有因此受到
任何損失。比較起來，牠們可
能更願意在大自然的原野山林
裡飛翔。
高度商業化的城市香港，聽

人提起名店大酒店購物商場林
立的繁華大城時，腦海中總有

好幾個排㠥長隊在名牌商店門口等待進去購物的
畫面，在人群川流不息的鬧哄哄水泥叢林都市裡
經過，竟數次遇蝶，就連年年到香港度假購物的
友人也不相信這份機緣巧合是真實的。
我的圖畫創作出現了蝴蝶。開始用眼睛仔細去

觀察，用心認真去瞧看每一隻蝴蝶。從有形到變
形，變形到寫意。從每一筆線條清清楚楚地完成
一隻蝴蝶，到大筆蘸黑墨糅合顏料，一筆落在紙
上，左揉右轉，就是一隻色彩豐富的蝴蝶。
看到我的新作品，老朋友問我，怎麼開始畫蝴

蝶了？他也許以為會聽到是「莊周曉夢迷蝴蝶」
的影響？或是「猶憶當年一相逢，萬世此心與君
同，雪夜化做蝴蝶去，人間比翼笑春風」的蝴蝶
愛情交響曲「梁祝協奏曲」的音樂效果？或是歌
曲「堅持勇敢做自己，不畏懼他人眼光」的「花
蝴蝶」的自信？或是蝴蝶由醜陋的毛蟲最後蛻變
為美艷的勵志故事？
說來，其實，都無關，也都不是。
我嘗試解釋：是從一隻迷途的蝴蝶開始⋯⋯
想了一想，他懂？更大可能是不懂。
我沒有接下去說，只是繼續畫我的蝶。

迷路的蝴蝶

■蝴蝶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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